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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颂》中译本序
陈乐民

员缘、员远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员源远远原员缘猿远），有《愚人颂》
名世。《愚人颂》托言于“愚夫人”，以第一人称对行将转入近世的中世

纪晚期的世态世象，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最高权威罗马教廷，极尽嘻笑怒

骂之能事，同时对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满怀同情、大唱赞歌。“愚人”一

词的希腊语酝葬则蚤葬与他的英国好友、乌托邦理想主义者托马斯·莫尔
的名字谐音，遂以“愚人颂”相调侃，表明他们二人都是可爱的“愚人”。

读罢《愚人颂》，随手写下四段“读后感”以序这本亦庄亦谐的名著

的中译本。

伊拉斯谟的悲剧

伊拉斯谟一定是一个性情中人。然而，他冷落而又孤寂的晚年与

他那轻松欢快的本性，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不是以啼哭来开始人生，而是迎着我母亲甜蜜地微笑。”但是

现实与伊拉斯谟的性格很不合拍；这个世界有如一座冰冷坚硬的顽石

城，而不是一个有着活气儿的、富有感情的“人”的世界。

依照传统常规，伊拉斯谟自幼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神学教育。离

开修道院后，伊拉斯谟从荷兰去了英格兰，在英国结识了托马斯·莫

尔，他们在志趣上和理想上非常契合，各有自己的理想人生，因而成为

莫逆之交。那时的英格兰社会气氛较之西欧大陆显得宽松得多，宗教

的自由度也比较大些，这对他很有影响。



他在巴黎，尤其在罗马，深深感受到教会及其各级神职人员与基督

教义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断裂。前者的贪婪、腐败和暴虐与教义完

全背道而驰。员缘园怨年他在离开意大利时写道：“由于基督教会是在血
上建立起来，用血来巩固，在血中加强，所以他们继续靠刀剑来处理教

会的事务，好像基督已告死亡，再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

伊拉斯谟认为，要纠正教会的种种弊病，惟一的方法是掌握和普及

基督教义的真谛；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严谨的《圣经》校订本，然

后以此为依据译成各种文字，以纠正对《圣经》的各种曲解。他把这件

事当作他不可推诿的天职；凭着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造诣，伊拉斯谟夜

以继日地工作，终于搞出了一个希腊文的《圣经》校订本和拉丁文新译

本。这两个本子由于印刷术的应用而传遍欧洲。后来，马丁·路德即

根据这个拉丁文新译本译成德语，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

伊拉斯谟把对《圣经》的研究和整理，当作他的毕生事业，同时他

从中感到兴趣盎然，用他对莫尔的话，他是以“轻快的情怀”来治学的。

后人常说，伊拉斯谟把人文主义的精神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神学中

注进了“人学”的灵魂。这正是伊拉斯谟对待《圣经》的独特态度。这

种精神在《愚人颂》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他的工作本来可以使他与马丁·路德成为“同路人”。但是在对

教会的改革的方法上，两人不仅分道扬镳，而且互为对手，以至到了誓

不两立的程度。伊拉斯谟是学者型的，路德是农民的子弟。伊拉斯谟

坚决认为靠对教会的理性批判和用《圣经》教化信徒，可以达到改革宗

教的目的。因此他不赞成路德的“以暴易暴”的猛烈举动。

宗教改革使教会分裂了，新教取得了“平分秋色”的果实。伊拉斯

谟这位宗教改革的思想先驱和启蒙者，却在运动之火弥漫起来的时候

隐遁起来，甚至在关键时刻拒绝为路德辩护，因此而被置于轰轰烈烈的

宗教革命的对立面；这是伊拉斯谟的悲剧。在最后的岁月里，他蜷缩在

宁静的书斋里，一个人默默地、苦苦地写着、写着，直到七十岁在孤独中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无声无息地死去。

贤 愚 之 辨

这是全书的“书眼”。

“愚夫人”对贤愚之辨别有眼力。“愚人”，即正常的人、普通的人，

他有七情六欲、有人的聪明智慧、有血有肉，是生动的活着的人；而不是

“一个人的大理石像”。“愚人”能说真话、实话、趣味横生，使人觉得十

分亲近。

与“愚人”相对的“贤人”（或“圣人）则永远道貌岸然，绝对恪守信

条，总是一副绝对正确绝对理性的神气；他永远正言厉色，使人望而生

畏，或敬而远之，就跟中国古时的卫道士那样。“贤人”是永不会犯错

误的，不像“愚人”那样常要让人抓住小辫子。一提“贤人”，就立刻使

人想到那是没有一星半点儿毛病的人。但是也正因如此，常人很难与

之交往，更谈不上相知相熟，因为他毫无人味儿。于此，我想到晚明张

宗子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

真气也。”《愚人颂》里的“贤人”（“圣人”亦然）就是些无深情、无真气

的人。有哪个正常的人愿意跟“没真气”的人打交道呢！

“愚夫人”认为“贤人”之所以令人嫌恶，还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的

真心话，假面孔掩盖了真面目；其实，“猴子就是猴子，披上紫袍仍然是

猴子”。“愚夫人”从“开场白”到终场时说“我要说声再见了”为止，一

直滔滔不绝，虽然时时似乎着三不着两，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嘻嘻哈哈；

可是细一琢磨，“愚夫人”丝毫不“愚”，而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她用“反

光镜”照世象，发现“贤人”其实最愚蠢，因为他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

只读古人书，学得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障人耳目；“愚人”则不然，他不

知世间有“规矩”，凭身体力行，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所以无所顾

忌。荷马虽然双目失明，却是事事洞明，他说：“阅历过世事之后，甚至

愚人也变得聪明。”



世事有如一场戏，导演常要使观众产生错觉；错觉一旦泯灭，整个

戏都需推倒重来。人生有如一只赛利纳斯盒，盒面上刻的是赛利纳斯

神的丑相，一旦掀开盒盖，刹那间一切便都颠倒过来了。究竟是伊拉斯

谟假“愚夫人”之口贤愚不辨呢？抑或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贤愚本是

颠倒的？———因为事情的结局常常是愚蠢属于“贤人”，智慧最终属于

“愚人”。所以，“愚夫人”的理想世界理当是一个没有“贤人”的世界，

任何人都可以从普普通通的“愚人”当中挑选一个出来，这个人既能管

理愚人，也能自己作为一个愚人服从愚人的管理，能使那些像他本人那

样的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感到满意。

一摇场摇戏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用来形容伊拉斯谟的风格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部“百科全书”说《愚人颂》是伊拉斯谟的“通俗”作品。但是它绝对

不是泛泛的游戏之作。他在离开教廷所在地的罗马之后，把久积心中

的感受仅用了七天时间写进这本篇幅不大的“大书”里。

伊拉斯谟写这本书时四十多岁，四十不惑，一个聪明的思想家已足

可从各色世情世态中看明白这个时代了。

人生像一台戏，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但粉墨无论何等浓重，抹

去粉墨，真相即能毕现。伊拉斯谟特意拣出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的几

个重要角色———一些伊拉斯谟十分鄙夷的“伪君子”———加以尽情讥

讽和挖苦。

例如，一群叫做“法学家”、诡辩学家、逻辑学家的人正在场上表

演，他们个个像西西弗斯一样，把一块一块的石头推上山顶，又听任刚

刚推上山顶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滑下来，滑下的石头堆得像山那样高。

他们制造了几百条清规戒律，并喋喋不休地告诫愚人们说，每条戒律解

决一个问题，但结果是问题像堆起的石头那样多。

这些人在舞台上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接着登场的经院哲学家，就



具有不同凡响的气度了。他们身披大斗蓬，留着长胡须，一副居高临

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叫人一望而不能不立即肃然起敬。他们自

称无所不知，洞悉宇宙奥秘，只他们拥有智慧，别人都是凡夫俗子，他们

自鸣得意地构建一个又一个的“体系”，毫不犹豫地以宇宙设计师自

命，并且宣告他们已经进入“大自然”的玄机。但是，可惜得很，铁面无

私的“大自然”对于他们那些查无实据的放言空论，根本不认账。原来

经院哲学家的本领，就在于“提出种种定义、结论、推论和明确的与含

蓄的命题”，或者把“有关概念、形式、本质、个性这类东西推敲得那么

细致”，结果只能“让那些教养欠佳的人眼花缭乱”；要是有谁拒绝他们

那一套，那就一定是“异端分子”了。

接下来，轮到君王和为君王服务的弄臣们上场了。那位君王项戴

金链，头上一顶镶满宝石的王冠，身着富丽堂皇的紫袍，浑身打扮象征

着“美德、英勇和正义”。不过若要看他的行为或者钻进他的“内心世

界”，君王其实是“一个置法律于不顾的人，全心全意搞私利，几乎达到

敌视人民利益的程度；一个一头钻进骄奢淫逸中去的人，憎恨学问、自

由和真理，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利益，衡量一切都以他自己的利益

和欲望为依据。”有其主必有其仆。有君如此，则下面的朝臣则必然是

一群为虎作伥，既奴性十足，又愚昧无知、且贪婪成性之辈。

最后出场亮相的，是教会的教皇，以及红衣主教、教士、僧侣等各级

神职人员。教皇不仅是宗教的主宰，也是社会的最高权威。他那其白

如雪的亚麻法衣，是人品纯洁无瑕的象征；那顶双角形主教冠，表示他

宏丰的学识；那双手套也不平常，表明他在行圣礼的时候丝毫不受凡人

们的玷污；至于那根牧杖和他面前的十字架，使人感到他在仁慈地替天

行道、照料着羊群和战胜一切人世上的情欲。可是只要剥去这一切，

“伪君子”的真相就暴露无遗了。其骄奢淫逸、掠夺财富、暴虐弱者的

行径一点儿不逊于那些君王。伊拉斯谟把从教皇以次的一大批为罗马

教廷“增光”的人，看个透体通明。

然而，切莫把伊拉斯谟误看作是反基督的人，他是把基督教义《圣



经》的真谛同教会区别对待的。作为教权至上象征的教会已经腐败到

顶了。其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教会践踏了《圣经》本义。伊拉斯谟诚

然是愚而又迂的，他坚持以为，只要恢复《圣经》的本来面目，把被曲解

的东西校正过来，以此不懈地苦口婆心地规戒所有信徒，便有可能“纯

洁”教会。他满怀着对基督的虔诚批评教会；心中有个基督教的“乌托

邦”；“基督尽管是上帝智慧的体现，也让自己显得有点像个愚人，目的

是要对人的愚蠢助以一臂之力，所以他呈现出人的本性，看上去是具有

人的形式；正如他让自己成为罪人，才得以为众罪人赎罪那样。”在这

个“乌托邦”里，人人都是一样的“愚人”，都同样属于“人”（澡怎皂葬灶遭藻鄄
蚤灶早），都同样享有教养、真理、自由和平等，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巧取豪
夺，没有以强凌弱、以暴易暴。然而，这当然只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伊

拉斯谟心目中构建的一座不可能企及的基督教王国。

关于人文主义

把“澡怎皂葬灶蚤泽皂”译作“人文主义”是相当恰当的，很传神。“人文”二
字在《易传》里有，所谓“文明以上，人文也”，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不管如何解释，反正都离不开“人”字。不过，中国经典中的“人”

与西洋的“人”不同。中国的“人”是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的，而不

是像马克思说的“把人当做人”的那种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

“人”。

把“人”作为一种单独的“存在”（遭藻蚤灶早）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传
统。古希腊精神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神里有人，“神话”归根到底

是“人”的神话。荷马史诗是最早的“人”的史诗。西塞罗说，苏格拉底

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柏拉图的“洞穴人”隐喻讲的是人怎样窥

得理性的亮光。罗马时期通过征服把人政治化了，而基督教文明则一

方面让上帝代表至善的“人性”，并从而制造一个以上帝为宇宙中心的

时代。同时，在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本质最终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这后一点上，伊拉斯谟已先于费尔巴哈三个世纪体悟到了；伊拉斯谟

可以说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一个“活标本”，而世俗的人文主义，在欧

洲是必定要从基督教人文主义蜕化出来的。当时的问题是在教会淫威

和经院哲学的蛊惑下，人本质被神本位疏而不漏的统治掩盖住了。

“人文主义”一词始用于何时，专家们自有考据。重要的是它是贯

穿在欧洲文明史中的一种精神。它不是哲学体系，也不是为某个利益

集团或党派服务的意识形态信条。它是萌生于每个人心中的反映人之

本性的一种内在精神；它对生活怀有积极的和热忱的态度，十分热衷于

改善人的生活和素养，因此它对于现世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本能地持批

评和嘲讽的态度。人文主义者重视教育对人的感化和教化的作用，相

信学能开眼，持续的理性教育能够增益人的良知，教人弃恶从善。因

此，人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相通的。摇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这样评价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这本书体

现了伊拉斯谟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有文化素养、多闻博识的学

者，一个惯于嘲弄的讽刺作家，一个敏锐的批评家；这几个方面在书中

融为一体，犹如亲如手足的友人融洽相处在一起。”我想，凡读过这本

书的人，都一定会认同茨威格的印象。

《愚人颂》不仅非常生动地反映了作者本人活跃着的思想、精神和

风格，而且是时代的写照，是已见近世曙光的那个时代的缩影。

最后，我必须特别提一下本书的译者、翻译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许崇信老先生。在我接手写这篇序言时，就已听说许先生在译完这本

难度很大的《愚人颂》之后不久就仙逝了。我与许先生从未见过面，但

从他的作品便确知他是一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和学者。

我相信，凡读过许先生译著的人，尤其是读了这本《愚人颂》的人，

一定会与我有同感：没有中外文极深的造诣和深厚的国学修养，是达不

到这样的高水平的。严几道尝言“译事三难信达雅”。许老的译作堪

称三者兼有的范本。



谨借此序言，聊赘数语，遥祭许崇信先生。

员怨怨怨年愿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前摇摇言
摇摇———伊拉斯谟（鹿特丹）致友人

托马斯·莫尔函

最近我从意大利返回英格兰，归途只能在马背上度过，我不愿把光

阴虚掷在“闲扯”和聊天上，而更乐意花点时间思考大伙儿同感兴趣的

某个话题，要不就沉浸在对亲朋老友的回忆之中，其乐融融。这些朋友

全都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当年我就是在英格兰那边和他们分手的。亲

爱的莫尔，你就是他们当中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人。一从咱们两人

离别以来，我每一想起你便不禁乐由衷生，此情此景，一如当年与你聚

首一堂时那样。我发誓，我一生中乐莫大于与你交往。也正因为这样，

我自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必能做点什么，无奈时不我与，难以对问题作认

真的思考，所以我下定决心写《愚人颂》以自娱。你完全有理由提问：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雅典娜女神把这个念头塞进你的脑袋瓜的？首先，

是因为你姓“莫尔”（酝燥则藻），这个词与希腊词“愚人”（皂燥则蚤葬）相似得近
在咫尺，可与你的实际情况却又远在天涯。并且大家也都认为，你与其

相距之遥，真有天壤之别。所以我觉得，对我这个趣味横生的妙语，谁

也没有像你那样夸奖得如此其高，因为你时常以开这类玩笑为乐，也就

是说，要是我没有弄错，这全是些不乏学识与风趣的妙语。实际上你是

喜欢在我们共同寄迹的浮生中扮演德谟克利特�的角色的。你的才智

� 德谟克利特（阅藻皂燥糟则蚤贼怎泽）———约公元前源远园—约前猿苑园，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
始人之一，在伦理学上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心神宁静。



敏锐而又新颖，使你无法不与平庸之辈持迥然不同的意见，但你的举止

和风度却又如此友善而又和蔼可亲，使你拥有稀世的天赋之才，能与任

何时期所有的人融洽相处，共享生活。

而且我确信，你会十分高兴地把我这篇微不足道的陈言，视为你朋

友的一件“纪念品”，并愿进而为其辩护。它是献给你的，自今而后也

就属于你的，不是我的。可能会有一批喜欢挑挑剔剔的人跑出来诋毁

它，有的会说，我这份毫无价值的东西对一个神学家太无足轻重了；另

一些人又会说，这篇东西狠狠地咬了你一口，却把刻薄无情当成合乎基

督教徒的行为规范。他们会大喊大叫，说我正在复活“古代喜剧”，或

卢奇安�式的作品，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挑剔，都要骂街。那些因为一篇

文章里面说了点轻薄话、开了点玩笑便生起气来的人，盼能胸怀宽广地

看出，我的文章并不开此类事例的先河，过去许多著名作家早就做过同

类的事了。荷马老早以前就写出《蛙鼠之战》�以自娱，维吉尔写《蚊

虫》和《大蒜味色拉》，�奥维德则写《胡桃》�以供消遣。波利克拉特

斯�写了一篇假颂词来歌颂暴君布西里斯�，他的批评者伊索克拉底�

也这么做；格劳科�赞扬过不公正的行为，法沃里努斯�则赞扬过瑟赛

�

�

�
�
�
�

�
�

�

卢奇安（蕴怎糟蚤葬灶）———约员圆园—约员愿园，古希腊修辞学家，讽刺作家，其作品以机智
辛辣著称。

《蛙鼠之战》这部作品，实际上并非荷马作品，而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模仿荷马《伊

里亚特》写成的滑稽讽刺作品。

《蚊虫》和《大蒜味色拉》似非维吉尔所作。

《胡桃》并非出自奥维德之手。

波利克拉特斯（孕燥造赠糟则葬贼藻泽）———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雄辩家。
布西里斯（月怎泽蚤则蚤泽）———神话中的埃及国王，常以前来埃及的异邦人为祭坛上的牺

牲。

伊索克拉底（陨泽燥糟则葬贼藻泽）———公元前源猿远—前猿猿愿，雅典雄辩家，教育家。
格劳科（郧造葬怎糟燥）———柏拉图《国家篇》中的人物，据说此人曾写过一篇论不公正

的对话体作品。

法沃里努斯（云葬增燥则蚤灶怎泽）———活动时期在二世纪，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心腹，其作
品已佚失。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蒂兹�和四日疟；辛内西奥斯�赞扬秃头，而卢奇安则歌颂苍蝇和寄生

虫。塞内加�在写克劳狄�皇帝升天化神的故事中开尽了玩笑，一如

普卢塔克�在其格鲁卢斯与尤利西斯的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卢

奇安和阿普列乌斯�都拿着驴子写文章逗乐；有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人

写过一头名叫格伦尼乌斯·科罗可塔�的小猪留下了遗嘱的事来开玩

笑，圣哲罗姆�曾谈及此事。

要是他们觉得这么说仍不大对味，他们也可以发挥想像力，设想我

一直都在下跳棋、骑木马�，自乐其乐，他们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只

允许其他各行各业可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允许治学之域也可享有轻

快的情怀，是多么不公平。须知区区小事说不定会成大事！玩笑可以

开得恰到好处，使任何一个不全乏明察力的读者，都能觉察出其中有某

种能使人受益良多的东西，这较诸我们所知的某些人发表用语晦涩、言

之无当的高论，更能使人受益。举几个例：有的人无完无了地在一篇东

拼西凑的演讲里歌诵、赞美修辞学或哲学，有的人颂扬某个王子，而第

�

�
�

�

�

�

�

�

�

瑟赛蒂兹（栽澡藻则泽蚤贼藻泽）———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
兵。

辛内西奥斯（杂赠灶藻泽蚤怎泽）———五世纪初的一位主教，曾写过赞美秃头的戏谑文章。
塞内加（杂藻灶藻糟葬）———公元前四世纪—远缘年，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因

触怒克劳狄大帝而遭流放。

克劳狄（悦造葬怎凿蚤怎泽）———公元前十世纪—缘源年，罗马皇帝，历史学家，对外扩张疆
域，对内实行开明政策。

普卢塔克（孕造怎贼葬则糟澡）———源远？—员圆园，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他对文艺复兴的影
响可以说较任何一个作家更大。他写过一篇对话，其中一个人物格鲁卢斯被女巫喀耳刻

变为猪之后，力图劝说英雄人物尤利西斯，让他相信牲畜的生活比人类更舒适。

阿普列乌斯（粤责怎造藻蚤怎泽）———公元二世纪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著有长篇小说《金驴》
（原名《复形记》）等。

格伦尼乌斯·科罗可塔（郧则怎灶灶蚤怎泽悦燥则燥糟燥贼贼葬）———一头形状如猪的杂种牲畜，三世
纪时人们曾描述其留下了一份遗嘱，成了学童逗乐时的笑料。

圣哲罗姆（杂葬蚤灶贼允藻则燥皂藻）———猿源苑—源圆园，早期西方教会教父，《圣经》学家，通俗拉
丁文本《圣经》译者。

引自贺拉斯《讽刺诗》：“建玩具房，让老鼠拉小车，或赌博、骑木马玩，这些如出现

在胡子满腮时，便是疯狂的游戏。



三个人则打算煽动起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有人预言未来，有人标新

立异，想出一套无聊的论点，供讨论有关山羊毛时之用。世间最肤浅的

莫过于以浅薄的态度对待正经事；同样的，世上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使

你明了你之所为决非琐事。世人对我自有其自己的判断，不过，除非我

是在靠“自负”以自欺，否则，我对愚人的颂扬，绝不愚蠢。

现在，我要对那因为说出些辛辣的讽刺话而遭到非难一事，谈点意

见。我的回答是：明智之士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始终享有说风趣话的

自由，只要他们谈得不出格，合情合理，便不应受到谴责。当今之世，人

们的耳朵格外敏感，实际上除了捧场话之外，别的全听不进去，这使我

不胜惊异。此外，你还会发现，许多人的宗教意识受到严重的歪曲，以

致他们觉得对基督的最严重的亵渎可忍，而对教皇或君主开点轻微的

玩笑反而不可忍，尤其是“事关他们的日常生计”时更加如此。还有，

不指名道姓，批评世事人生———我想问问你，这看上去该算是讽刺呢，

还是告诫和劝说呢？再者，难道我没有多次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吗？

还有，如果说，讽刺把各种类型的人全都囊括进去，这就十分明显：举凡

邪恶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因此，任何一个人要

是提出抗议，说他受到损害，这个人一定是暴露出自己问心有愧，至少

也是忧心忡忡。圣哲罗姆在这方面常以更加无拘无束，更加辛辣的讽

刺以自娱，有时甚至还指名道姓。我不但克制自己不去点任何人的名，

而且使自己落笔之处，有恭谦温让的风格，这一来，敏感的读者便很容

易理解到我的用意在于让人高兴，而非痛苦。我绝不像尤维纳利斯�

那样，把藏污纳垢的罪恶阴沟，搅个沉渣泛起；我着手从事研究的是那

类可笑之事，而非可耻之事。最后，经过我这一番陈述之后，如果还有

人依然感到愤愤不平，那他至少得记住，受到“愚人”的攻击乃是一种

荣誉，原因是我让她出来说话时，必须让这个角色具有恰如其分的风

� 尤维纳利斯（允怎增藻灶葬造）———远园？—员源园？，古罗马讽刺诗人，传世讽刺诗十六首，抨
击皇帝的暴政，讽刺贵族的荒淫和道德败坏。



格。

我干吗要给你谈这么些东西呢？须知你是一位举世无双的辩护

人，总是为各种事件提供最佳的服务，即便此类事件并非完美无缺。再

见吧，渊博的摩尔；祝你成为与你同名的“愚人”的一名坚强斗士。

员缘园愿年远月怨日于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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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摇———伊拉斯谟（鹿特丹）致友人托马斯·莫尔函 员

伊拉斯谟（鹿特丹）慷慨陈词 员

附：夕阳映照霞满天

———记著名翻译家许崇信教授 王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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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鹿特丹）慷慨陈词摇员摇摇摇摇

伊拉斯谟（鹿特丹）慷慨陈词

愚人说：不管世人通常谈论我什么事，我都十分清楚地知

道，愚人的名声即便在最蠢的人当中也是坏透了的。尽管如此，

我这个人确实是唯一能运用非凡的力量，使神与人同都心里乐

滋滋的。这方面的充分证据是：只要我迈步向前，对挤得满满的

与会者讲话，每张脸孔立刻容光焕发，浮现出一阵罕见的新欢

乐，你们大家脸上的皱痕一下子平滑下来。你们笑逐颜开，面带

欢乐的笑容欢呼起来，所以我向你们这些聚集在我四周的人瞟

上一眼时，我便深信不疑：你们活像荷马史诗里的众神，喝上琼

浆玉液，醉意蒙胧，还再搀点忘忧药来消愁，尽管片刻之前，你们

坐在那里看上去愁眉苦脸，好像刚从特洛福尼俄斯�的洞穴里

钻出来似的。现在，太阳第一次露出金黄色的美貌，照临大地，

或者说，经过了严冬，新生的春天呼出了轻柔的西风气息，这时

自然界万物的面目也为之一新，新的色彩连同青春又重返人间；

这时你们一看见我便会另眼相待。因为那些大雄辩家照例要花

时间准备长篇演讲，甚至此时他们仍发现很难消除你们心头的

忧虑和烦恼，可我一露面，这事儿立刻就解决了。

（二）今天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奇装异服出现呢？你们如

� 特洛福尼俄斯（栽则燥责澡燥灶蚤怎泽）———德尔波神殿的建筑师，阿伽墨得斯的兄弟。他们
把神殿的一块石头砌成活的，以便夜间移动石头潜入神殿内窃取宝物。在阿伽墨得斯落网

时特洛福尼俄斯为了不被揭发，便砍去其兄弟的头，并把它带走，逃入雷波德亚森林中的洞

穴，但从洞穴中得到神谕：凡听到神谕的人，终生将在愁苦中度日。



圆摇摇摇摇 摇愚人颂

不反对侧耳倾听，就会弄清原因———不过不是用你们倾听传道

士说教的那双耳朵，而是用那双竖起来听江湖医生、小丑和愚人

说话的耳朵，也就是往昔我们的朋友弥达斯用以倾听畜牧神诉

说的那类耳朵。我有个想法，打算当着你们的面扮演诡辩家，不

过我扮演的不是今天那伙人的角色，他们把烦死人的一大堆繁

杂琐碎的东西，硬塞进学生的脑子，灌输给他们的是一些比娘儿

们吵架时更加固执的东西。我不会那样做。我将仿效古人之所

为，取诡辩家之名为名，而摒弃哲学家或敬贤者这种损人害己的

衔头。他们最感关切的事是写出歌颂神和英雄的颂词，同样的，

你们现在也将会听到一篇颂词，不过歌颂的不是赫拉克勒斯或

梭伦，而是我本人，也即愚人。

（三）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盖世，认为任何自夸自赞的人乃是

自高自大兼愚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对持有此看法的人不

敢恭维；更确切点说，只要他们承认这个角色和他们相配称，那

他们看上去确像是愚蠢的。对愚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到处自吹

自擂，宣扬自己的功绩，“唱自己的颂歌”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呢？

谁能比我本人更加惟妙惟肖地描绘出自己呢？当然，除非有这

么个人，他之知我较诸我之自知更加透彻。不过，我觉得自己较

诸一般出身高贵的人以及博学之士更加谦虚谨慎，因为他们被

扭曲的谦虚意识，促使他们去干出诸如收买某个善于吹牛拍马

的代言人或雇用个口若悬河的诗人的事来，这么一来他们便能

听到别人在歌颂他们的功绩，尽管全是假的。这个倾听着颂歌

的人，局促不安，活像孔雀展开尾羽，昂头屹立，而厚颜无耻的谄

媚者竟把这个一文不值的人奉为神明，把他树立为天下美德的

完善典型———尽管此人自己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无论哪方面都

与美德相去甚远；“把音阶提高一倍”大概就相去不远。因此，

一头肮脏的乌鸦用借来的羽毛打扮，“黑皮肤的人被冲洗成白

色”，“蚊虫身上出大象”。最后，我遵循一句民间旧谚语行事，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